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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美国力阻蒋介石反攻大陆16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草山宾馆也是蒋介石宣称“一
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
成功”，筹划“反攻复国”大计的地
方，他盼望在有生之年“打回大陆
去”。1962 年，台湾部队枕戈待
旦，就等蒋介石一声令下，台海战
争一触即发。但就在草山官邸，美
国“驻台大使”与蒋介石大吵了一
架，美国把底牌亮了出来：美无意
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蒋介石就计划派遣部队反攻大
陆并请求美国协助，被杜鲁门多
次拒绝。蒋介石除了抱怨美国的
各项军援项目与数量未准时入
账，也曾在日记中称，不用幻想美
国支援其反攻大陆，美国的政策
与承诺更不能信赖，如果自己在
没有实力的情况下跟美国合作，

“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
当蒋介石知悉杜鲁门有意在

朝鲜战争中动用原子弹的构想时，
不但反对还在日记中写道，美国这
种想法不能生效，并“应打破之”。
蒋介石有类似的想法并不让人意
外，根据陶涵所著《蒋经国传》，艾
森豪威尔上台后为求尽快结束朝
鲜战争，于1953年通过蒋介石等
向北京示警，如战事仍不停止，他
将动用核武并将把战火延伸到中
国境内。陶涵推测，蒋经国可能经
由香港某个渠道，把信息传递给了
周恩来。

随着艾森豪威尔上台，杜鲁门
对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被打破，
美国“放蒋出笼”，第七舰队宣布
持续防范解放军对台澎的攻击，
但不再干涉蒋介石对大陆沿海用
兵。不过艾森豪威尔私下通过蓝
钦取得蒋介石承诺，若事先未与
美国协商，蒋介石不会出动军队
攻打大陆。至于蒋介石也开始筹
划反攻计划，并经蓝钦传话，希望

通过三年到六年的准备，由美国
协助训练60个师的军队，但未获
艾森豪威尔正面回应。

1955年，蒋介石展开更具体
的反攻计划，初期由胡琏负责，锁
定在福建与广东登陆作战。之后
由陈诚督导“中兴计划室”，自
1957年开始，研究以金马为阵地，
于厦门与福州两地登陆进行自主
反攻。不过美方依旧认为太过冒
险，会遭国际质疑，因此多有干涉，
甚至杜勒斯还对叶公超抱怨，在美
国不支持的情况下反攻大陆只是
自杀行为，蒋介石却年复一年地奢
谈，不但是骗人，而且只会让台湾
民众失去信心。

“国府”此时已与美方签订“共
同防御条约”，规定台海任何军事
行动必须经双方一致同意方能发
动，加上“八二三”炮战的爆发，大
陆方面实力今非昔比，蒋介石转而
期待与美国联手反攻大陆。只是
美方消极以对，让蒋介石极为不
满，“国府”前“驻美大使”沈剑虹
称，蒋介石曾于1959年在草山行
馆会见“驻华大使”庄莱德时，要求
美方支持反攻大陆未果，气得当场
拂袖而去。

但蒋介石已不愿再等待，虽然
他知道美国是其反攻大陆的主要
依靠，但他已准备先由国民党军队
登陆大陆并发展根据地，再迫使美
国参战。至于反攻的突破口除了
在大陆东南，蒋介石也希望借助滇
缅游击武装进行同步夹攻。

1961年4月，蒋介石背着美国
制订了以自主反攻为主的“国光计
划”。但为了掩护其行动，蒋介石
也提出与美国联合反攻的“巨光计
划”，成立了联战演习计划作业室，
以美军正统两栖登陆方式为主，并
号称所有资料与讨论完全对美军
公开，试探美方的想法。

当时蒋介石还在涵碧楼召见
彭孟缉等高级将领，强调一旦开
打，美国初期虽不支持，但解放军
轰炸台湾有实际困难，美国也势必
为防卫台湾地区而有所动作，不至
于袖手旁观。

到了1962年，蒋介石决定进
行最后一搏，反攻计划箭在弦
上。他不但在元旦文告上重申将
反攻大陆，也直接通过CIA管道，
与肯尼迪商谈实施计划的时机是
否成熟。

美方对蒋介石不断的动作甚
为头痛。纸是包不住火的。美方
在台地区大批顾问团发现，台湾军
队空降团未依年度计划演训，国民
党又在没有美军顾问出席的情况
下，自行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准备
军事反攻大陆事宜，加上“国府”针
对各项税收与公用事业费开征附
加的“国防税”，总金额高达新台币
20亿元，并延长役期，种种迹象均
引发美方的高度关切。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
台湾 26 年政治地理》 师永刚
方旭 著）

看画展时我晕倒了28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王总，您不大了解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我们的
文化讲感情，讲人情，讲交情。”许建
国不卑不亢。

沥川用英文问我：“这是你们的
文化吗？”

我说：“是的。”
“许厂长，你们的玻璃幕墙对应

的是什么空调系统？”沥川问。
“AVA 系统，节能、环保、健

康、舒适。王总，希望您能抽空到我
们厂来看一看生产情况和样品。”

“您的工厂在哪里？”
“沈阳。”
沥川想了想说：“您明天到我的

办公室来细谈，请您先和我的秘书预
约一下。”他写给他一个电话号码。

那位厂长接过字条迅速告辞。
趁这个机会，我去了一趟洗手

间，回来时，看见沥川在和江横溪及夫
人谈话，我一个人站在画廊看画。

过了一会儿，有人问我：“小姐
很喜欢这幅画吗？”他说。

我转身，说话的是一位文质彬
彬的青年。

“宋清。西安美院毕业的。”他
自我介绍。

我抬头寻找沥川，他离我很近，
只是背对着我，和江横溪夫妇谈得
正欢。

我作深沉状：“挺喜欢的。”
“那么，这画的主题是什么？”他

继续问。我仔细看那幅画。那幅画
画的是一张人脸，不过，脸上的五官
是女人的性器官。我沉默片刻：“这
是一张人的脸。”

宋清迷惑地看着我，我只好继
续说：“人的脸……是公共的，每个
人都可以看见。”

“人的身体，是隐秘的、欲望的、
不可见的。”

“所以这张有性器官的脸，意
味着欲望由隐秘变成了公开，说明

后现代的性与古代的性有本质的
区别。”

“什么本质区别？”宋清饶有兴
致地问。

“载体变了。后现代的欲望是通
过嘴而不是通过性器官来表述的。”

我豁出去了：“嘴象征着什么？”
“语言？”他试探地回答了一句。
我启发他：“语言、声音、符号、

文本……”
“所以……后现代的性要通过

文本来获得满足，而不是感官。我
觉得，你应当在这个角落里增加一
块石头。石头没有欲望，从没有欲
望的东西中生出了欲望，只有后现
代艺术家才能想象出来。”

再看沥川，他背对着我，笑得肩
膀发抖。

宋清说：“小姐高见。我正是这
幅画的作者，您的理解对我有诸多
启发。请问，您有电话号码吗？我
可以请您喝咖啡吗？”

这时，一只手扳过我的肩，沥
川挤进来：“她是大学生，没有电
话号码。”

宋清不满地看了沥川一眼，指着
旁边的一幅画说：“小姐，那幅画也是
我画的，可以听听你的高见吗？”

我将目光移过去，只看见一团
鲜红夺目的油彩。

红得像血。当中几条枝状细
线，深红色的如血管一样扩张着。

我赶紧低下头, 手不由自主地
抓住了沥川。

我想保持镇定，但脑中一片空白，
我说：“沥川，带我离开这里！”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
过来后，我看见自己躺在一张沙发
上，沥川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

“想喝水吗？”他问。
我摇摇头。
“怎么不告诉我？”他的脸绷得

紧紧的，“你有晕血症？”
“一向不严重。”我缓缓地呼吸。
“不是你自己的血，你也晕吗？”

他好奇起来。
“我专晕人家的血。看见自己

的血反而不晕。”
“你是天生就这样？”
“我妈生我弟时大出血而死。”

我说，“当时我在她身边。”
“是吗？什么医院生孩子允许

小孩子在场观看？”
“我妈是在我家生的我弟。她

不肯去医院。”
“为什么？”
“她很自信，结果出了事。”
沥川没有说话，一直摸着我的

脸和头发：“我也没有妈妈。我妈妈
很早就去世了。车祸。”

“你妈妈是做什么的？”
他喝了一口水：“我是建筑设计

师，我哥哥、爸爸、妈妈、叔叔、爷爷、
奶奶也是。”

“你堂姐是不是？你有堂姐吗？”
“也是。”
“沥川，你们家的历史也太乏味

了吧。”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


